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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抓連忙擺手道：
「方兄！令嫂大概快出來了，在下一身

裝束不便見人，方兄若有便衣，請賜一衣！
」

方心勝連忙道： 「有！有！兄弟馬上去
取……」

金蒲孤道： 「此地更衣不便，還是由在
下與方兄一同前去吧了！」

黃鶯已叫道：
「金大哥！你換了衣服，叫他們快點準

備吃點東西，我快餓倒了下來了！」
方心勝一怔道： 「原來二位尚未用過晚

餐……」
黃鶯叫道： 「連昨天的晚餐都沒有用

過！」
金蒲孤對她這種坦率的態度祇是皺眉笑

了一下，方心勝是個老江湖，知道必有原
因，倒是不再動問了！

當金蒲孤在換衣服的時候，方心勝已順
便去通知廚房中替他整治吃食，金蒲孤忽地
心中一動，連忙把他叫住道：

「方兄請隨便弄一點果腹的東西來好
了，千萬不可驚動得大家都知道，在下此行
十分秘密……」

方心勝點點頭帶著會意的神色走了。
金蒲孤草草著上外衣，略加修治一下，

推門出來時，方心勝已在門口恭候，見他出
來後，立刻近前低聲道：

「兄弟為替大俠隱密行蹤，已將黃姑娘
請往家嫂內室坐息，大俠也到那兒去吧！」

金蒲孤一皺眉道： 「這似乎不大方便
吧？」

方心股微笑道： 「沒什麼，家嫂居孀，
她的地方比較隱僻些……」

穿過兩重院落，是一座小小的花樓，方
心勝首先推門拾級登樓，金蒲孤跟著上去，
耳畔已聽得黃鶯咭咭喳喳的喉嚨，在訴說離
開崇明島的情形，不禁眉頭一皺，連忙上了
樓，祇見黃鶯據著一張桌子，面前堆著一盤
糕餅之類的點心，手端著一杯水，邊吃邊
喝，十分有勁，見金蒲孤上來後，立刻高興
地叫道：

「金大哥，外面是好，光是吃的東西，
就比崇明島好得多，你快來吃呀……」

金蒲孤祇是笑了一下，旁邊另有一個全
身穿著綿素衣裝的女子，年約三十歲左右，
神容莊嚴，立刻對他跪了下來叩首道： 「未
亡人李青霞叩見大俠！」

這下子把金蒲孤弄得怔住了，連忙閃在
一邊，不敢接受她的敬禮，口中還急道：

「李總鏢頭．這是幹什麼？快起來！快
起來！……」

李青霞又叩了一個頭道：
「先夫方心和，為人屠潘元甲摘心剖腹

慘殺，青霞志切夫仇，卻因武功不如，呼天
無路，求援無門，幸得大俠金箭鋤奸……」

金蒲孤連忙道；
「李總鏢頭，在下不過是無心之舉，而

且我箭珠人屠之時，並不是為了替尊夫報
仇，總鏢頭大可不必把它放在心上！」

李青霞還想說話。
方心勝已示了一個眼色道：
「嫂子！金大俠是江湖豪土，最怕這些

繁文縟節，你我可以把感激放在心中，不必
形之於色！」

金蒲孤點頭道：
「感激不必，豪士不敢當，在下生性脫

落已慣，總鏢頭再要如此客氣，在下祇好立
刻告退，不敢再打撓了！」

李青霞這才站了起來，金蒲孤饑餓難
耐，見到桌上的糕點，連忙坐了下來，滿滿
地塞了一口，卻又乾得嚥不下去，李青霞見
狀忙端了一杯茶給他，他才好過一點，不禁
紅著臉道：

「我這份窮凶極惡的形相太令二位見笑
了！」

李青霞連忙道： 「那裡！那裡，妾身聽
黃姑娘說了一個大概，大伙在崇明島上一番
歷險，妾身等聽來都覺得驚心動魄，至於那
個劉素客，卻不知是何許人……」

金蒲孤輕歎道：
「這個人實為天下的隱患，我說來也不

會有人相信，這話等慢慢再說吧！我先想問
問最近武林中出了什麼巨大的變故？」

李青霞想了一下道： 「別的倒沒有什
麼，祇是十大門派的掌門人忽然都易主了
……」 （一一六）

他砍倒兩、三個家中的僕役之後，衝出家
門，祇要遇見迎面而來的村人，二話不說，舉刀
就殺，最後他逃人深山，自刎而死。

據說當時受傷的人數有十餘人，當場斃命的
有七人，再加上莊左衛門，頃刻之間就有八個人
死亡，這數目正好和含怨而死的八位武士相吻
合。

人們為了安撫八位武士的靈魂，便將當時草
草埋在亂葬崗的遺骸挖出，重新慎重地安葬八位
死者，並將他們當成神明供奉。

這正是八墓村背後山丘上傳說有八墓神的來
源，村落的名稱也緣自於此。

以上是有關八墓村自古流傳下來的故事。
然而歷史的軌跡總是一再重複。到了近代，

一個窮鄉僻壤的村落發生一件不幸事件，引得全
國新聞媒體喧騰一時。

事件發生在大正八年，距離現在大約二十九
年。

當時人稱東屋的田治見家族的主人名叫要
藏，年紀大約三十六歲，田治見家族從先祖莊左
衛門以來，代代遺傳了瘋狂基因，要藏自少年時
代起情緒就經常失控，個性也粗暴殘虐。

二十歲那一年與姬沙結婚，生下久彌、春代
兩個小孩。

要藏很早就失去雙親，由兩位姑姑撫養成
人。

事件發生的時候，田治見家裡除了要藏夫
婦，十五歲的兒子久彌、八歲的女兒春代之外，還有剛才提到的
兩位姑姑。

這兩位姑姑是雙胞胎，兩人一生都未婚，要藏的雙親去世
後，田治見家便由兩位姑姑發號施令。

要藏有一位弟弟，過繼給要藏母親的娘家，困此從小就離開
田治見家，姓氏也改為裡村。

事件發生的前兩、三年，已經有妻室、小孩的要藏，突然熱
烈地愛慕一位牛販的女兒——鶴子，她的年紀祇有十九歲，高等
小學畢業，服務於郵局。

要藏是位生性殘暴、具有虐待狂的男人，他的熱情一旦點
燃，使有如烈焰般燃燒不絕，終至爆發。

有一天，他在鶴子回家的路上等待，一見到鶴子走來，便強
行將鶴子拉回家中的倉庫，以暴力強姦了鶴子，並將她囚禁在倉
庫裡，成為要藏洩慾逞兇的小羊。

遭受淫虐的鶴子立即大聲哭喊求救，於是事情被驚愕萬分的
姑姑和妻子發現，她們再三勸告要藏，然而冥頑不靈的他根本充
耳不聞。

鶴子的雙親聞訊氣沖沖地趕來，哭著要求要藏放了女兒，也
被他一口回絕。

經過週圍的人這番阻撓，要藏怒從中來，目露凶光，眼看就
要瘋狂起來。

眾人深恐要藏情緒失控會釀成大禍，紛紛回頭說服鶴子給要
作妾，否則別無他法，然而年輕貌美的鶴子當然不可能答應。儘
管鶴子堅決不從，但是倉庫的鑰匙握在要藏的手中，祇要他想到
的時候，就開門進來，以暴力滿足他的獸性。

在得不到各方的援助之後，鶴子暗自思忖，與其整天被關在
不見天日的倉庫裡，不如暫時同意成為他的妾，這麼一來就可以
離開倉庫，以後再慢慢想別的辦法。 （三）

他還在下面向宣生丟眉眼，裝出勾人的情態，宣生一見，又
好笑，又好氣。你看這醜婦一定是枉死城中出來的，真令人害
怕！還說這些無恥的厭話，這是實在受不得。諒他不能上來，我
祇是不睬他。他過一會自然是要去的。想定主意，伏在上面假裝
打盹，故作酣呼之聲。無艷在下面祇是喊，祇是叫，見宣生睡在
上面，佯佯不睬，由不得心中大怒，倒豎掃帚眉，圓睜泥螺眼，
張開火盆嘴，露出金牙齒，罵一聲： 「不識抬舉的小畜生！奴好
意有心於你，你反這等寡骨無情。真正氣煞老娘！你量我不能上
架子拉你下來？你看那邊一張梯子，待我取了來，還爬不上去
麼？」

說罷，轉身就跑去取梯子。宣生聽說，這一唬，幾乎跌下架
子來。暗想： 「醜婦去取梯子，一定要爬上架子，又纏個不清
了。無處脫身，這便怎處？」看見架子離牆頭不遠，把衣裳一
拎，順著架子上杉木，挨到牆頭，朝那東邊一望，見下面是個大
院落，卷棚內坐著一位半老的婦人，在那裡指點丫環們紡沙。此
刻，宣生要躲西園之難，也沒奈何，從牆上跳將下來。那東園正
是柯太僕的住宅，這就是甘氏夫人。

自與女兒見面，骨肉團圓，心中已是喜歡，又見柯爺相待比
前更加親厚，百病已除。回到故鄉，無事督率丫環們紡紗，預備
女兒出嫁的粧奩。

這日也是飯後在卷棚內督工，忽聽牆頭上一聲響亮，抬頭一
看，見跳下一個人來，大叫： 「家人們，快些出來捉賊！」這一
聲喊，唬得宣生跪將過來道： 「我不是賊呀！」夫人聽見這聲音
好熟，抬頭一看，見是姨侄宣生，大吃一驚道： 「你從何日出
京？不到我這裡來，卻在那裡牆間上跳過來，是何原故？」宣生
見是柯家姨母，向前見禮。夫人吩咐看坐。坐定，丫環送茶。茶
畢，柯夫人道： 「你怎麼在東邊牆上跳過來？為甚的事？」

宣生便把告假出京、奉旨還鄉祀祖完姻的話先說一遍， 「今
日特來私會姨母，問問畢姻怎麼辦法，然後再面會姨丈，好訂吉
期的。

不知誤走到間壁這人家，撞見一位老者，與姨丈生得面貌無
二，我卻誤認是太僕公。他將我誘進花園，閉了園門，又跑出一
個奇醜女子，口稱是我妻子柯氏，又名叫無艷，一點廉恥全無，
今日真正活見鬼了。被他追得沒奈何，做出許多醜態令人可厭，
祇得從太湖石上扒至鞦韆架，順著架兒跳過牆頭，才到這邊來
的。但不知西花住宅是何等人家？」 （六十五）

「媽咪，你覺得我穿這件婚紗好不好看？
」

換了件珍珠白細肩帶、亮緞面長裙式
的婚紗，辜仲柔站在鏡子前，雙手拉著裙
擺舞動，變換一個又一個的pose，覺得自
己美極了。

這家店的婚紗一件比一件美，預約等
了那麼久，果然值得。

「嗯，很好看。」周芝嫻看到女兒喜
歡，自己也覺得滿意。 「歐小姐，你覺得
呢？」

周芝嫻轉而詢問婚紗的設計師，她早
知道她是歐院長的女兒，也覺得她是一個
很漂亮、很能幹的女孩子。

「嗯……辜小姐的鎖骨跟肩頸部位都
很美，而且皮膚很白，所以我建議把兩條
細肩帶拿掉，露出整片肩頸，會更能顯出
她的優點。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單調的話，
我可以幫你在婚紗上加些水晶亮片的設
計。」

「除此之外，辜小姐的臉型較艷麗大
方，太古典的頭紗較不適合，我會另外再
縫製幾件頭紗讓你試裝。」

歐嘉芝很認真地觀看她穿這件婚紗的
整體感覺，然後仔細思索著，再給予最中
肯及最專業的建議。一件婚紗最重要的功
能，是襯托出新娘的美麗與氣質，並不是
單純好看就可以了。

「兩位意下如何？」對歐嘉芝而言，
客人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很好。媽咪，你覺得呢？」
對於這種非自己專業的事，辜仲柔一向尊
重專業。

況且，她覺得這套婚紗已經夠美了。
「讓歐小姐全權處理好了，我相信她

的眼光是最好的。歐小姐，那就麻煩你
了。」

「不客氣，這是我的工作。」辜夫人
是歐嘉芝見過最和藹親切的企業家夫人
了，絲毫沒有半點豪門的氣焰。

「唉喲，都是大
哥跟我那個工作狂的
未來老公沒辦法來，
要不然，他們多少也
能給我點意見。」

「媽咪，你回家
要說說大哥，他身體
才剛復原沒多久，叫
他不要這麼拚命，也
千萬別帶壞了志傑，
讓 他 變 成 工 作 狂 一
個。」辜仲柔嬌嗔地
跟媽咪撒嬌。

在一旁跟助理商
量婚紗修改事宜的歐
嘉芝看到這一幕，除
了羨慕她們母女感情
互動良好之外，也在
心底替她們家開心。
之前就聽爸爸說過，
半年前的那個電擊手
術成功了。

「好了，等婚紗改好了之後，你再約
志傑跟你一起過來試裝，我會叫你大哥放
人，讓他一定能陪你來。」周芝嫻看著自
己即將出嫁的女兒，還像個孩子似。

「對了，你今天中午不是約了朋友吃
飯？」她看看表，然後提醒女兒時間不早
了。

「啊，糟了，快到約定的時間了！
媽，我先去把婚紗換下來。」辜仲柔匆
匆忙忙地跑進更衣室。

房間裡沒了辜仲柔的聲音，突然變得
很安靜。

「辜夫人，要不要我再替你倒杯熱
茶？」歐嘉芝注意到她的茶已經冷了。

「不用了，等仲柔把衣服換好，我們
就走了。歐小姐……呃……我可以叫你嘉
芝嗎？」

（二十五）

第七部：古老鬼的侵襲
白素收拾著碎片，我等費力醫生來訪等了七

八天，才算等到人來，而會有那樣的結果，真是
意料之外。而這幾天，由於把注意力一直放在費
力那裡，齊白的事並沒有多想。

看他神情這樣高興，一進來就大叫 「喜事
」，不知他又有什麼花樣？我拍著他的肩頭：
「對不起，叫你無緣無故挨了一頓臭罵。」

齊白可是心情好，所以器量也大，他聳了聳
肩： 「沒關係，我祇當他放屁。大喜事，衛斯
理，他答應了，我求了他足足三天，他才答應。」

我怔了一怔： 「有什麼事我要求人答應的？」
齊白大有惱意： 「你是叫人發脾氣發糊塗

了？那位……」他說到這裡，形容神情，詭秘至
極，聲音也壓得很低： 「那位鬼先生……我又和
他共處了好幾天，他答應你可以去見他。」

我 「哦」地一聲，還沒有說話，齊白又道：
「不過，很可惜。」

我想起他上次來的情形，他離去的時候，也
曾和我幾乎吵了起來，這時我忍不住道： 「你說
話一口氣說，別一段一段的好不好？」

齊白向白素望了一眼： 「可惜，我不論怎麼
說，他都不肯讓夫人也去，說是再多讓一個人見
他，那已經是可以容忍的極限了。」

我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這位鬼先生，可
以說鬼頭鬼腦，到了極點。」

齊白頓足： 「你見了他，千萬別那麼說，各
人有各人的苦衷，他——」

我打斷了他的話頭： 「你說錯了，什麼 『各
人』，是各鬼有各鬼的苦衷。他怎麼那麼自信，
認為我一定會見他，嗯？」

齊白像是聽到了最奇怪的話一樣，指著我，
嚷叫： 「衛斯理，有機會見一個結結實實的鬼，
你會不去？」

他又一次提及 「結結實實的鬼」，我的好奇
心實在使我無法拒絕，我祇好道： 「當然不會不
去，那……古墓在什麼地方？」齊白搓著手，神
情為難，欲語又止，一副希望我體諒他難處的情
形。我看出他心中在想什麼，冷笑一聲： 「別告
訴我你不能說。」

齊白長歎一聲，雙手撐開，無可奈何： 「那
是他肯見你的條件。」

我也看出他意猶未盡，還有很多的話未能說
出來，就催他： 「還有什麼話，你就一起說了
吧！」

齊白又長歎一聲，神情為難至極，重重一頓
足： 「他也真的……太不近人情……嗯，太不近
鬼情了，竟然要你在一離開家門起，就蒙上雙
眼，而且人格保證，絕不能夠偷看自己在什麼地
方。」

我高聲轟笑了幾聲： 「那要多久？」
齊白還沒有回答，白素在一旁，也笑著，搶

著道： 「要四天。」
齊白訝然： 「嫂夫人怎麼知道？」
白素微笑： 「你上次離去，到今天回來，恰

好是八天，那麼單程自然是四天。」 （四十）


